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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A有許多跨多元文化的基底，也擁有更多的包容性去看

待這個世界上許多不一樣的事物。

還記得在 1998年，約莫我小學 5 年級的時候，

印尼發生了歷來規模最大的排華暴動，又稱五月暴

動，當時的印尼華人、包含我們這些僑居印尼的臺灣

人，都連夜趕去機場。排華情勢嚴峻，家家戶戶斷水

斷電，只怕自家被叛亂份子隨意縱火。我還記得望見

路上各家的窗戶都是被石子打碎的痕跡，臺灣人們深

怕一個耽擱就會在路上被攔截，漏夜奔往機場，但抵

達機場後，因班機不夠，足足在地板上睡了兩天，才

等到班機飛回臺灣避難。猶記得我驚魂未定，拖著疲

累身心抵達臺灣機場後，突然大批媒體湧上，每個記

者劈頭問的都是：「你們是從印尼回來的難民嗎？」

媽媽隨即牽著我們快步離開。即便現在已回臺居住多

年，回想起這些往事，仍然惦記著印尼，畢竟這片土

地有我成長的記憶，它是我成長的家鄉。

返臺之後，我深深感受到比起印尼，臺灣的生

活步調快上非常多，競爭也十分激烈。高中回來後，

我只能埋首書堆，因為中文基礎不足，讀書格外辛苦。

還記得年僅高中 1年級時，不過是一個期中考，就能

把我逼到清晨 5點還唸不完，小睡一會兒後再去學校，

考出來的成績卻仍相當差。在臺灣的生活，就是犧牲

所有娛樂、不斷念書、培養能力，經過種種磨練才找

到讀書方法，迎頭趕上大家的程度。我很慶幸自己後

來考上世新大學，就讀傳播科系的各方訓練，包含上

臺作簡報、寫稿、練筆、寫申論題等等，都為日後深

造和就業打下了根基。

印尼語的另一個契機 
來自印尼的臺灣移民官

在師大就讀研究所時，指導老師范世平知道我

過去在印尼的成長經驗，便建議我的論文可以朝這方

面撰寫，於是我開始大量研究印尼華人在政治方面的

議題，並對印尼華人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

脈絡有更深一步地了解。某次與研究所同學閒聊時，

對方得知我擁有印尼語專長之後，就非常鼓勵我去報

考移民署舉辦的移民特考印尼語組別。這是我第一次

接觸到移民署這個單位，於是，我抱著「就試著衝衝

看吧！」的心態，開始認真鑽研準備。很幸運地考取

後，隨即在研究所畢業後赴任。在分派到工作崗位前，

我們需要進行為期 8個月的訓練，相信這對每個考取

的同學來說，都是一生中與眾不同、相當難忘的經驗。

當時，由中央警察大學代為管理的訓練，也是我人生

中第一次體會到半軍事化的生活型態，一開始實在很

不習慣，但也逐漸瞭解到為了因應未來移民署的部份

業務性質，移民官們的確有紀律養成的必要性。

移民署有別於其它公務機關，工作性質非常多

元，差異性也頗大，光是機場、服務站、收容所以及

專勤隊等 4大類型，性質就相當迥異。結訓後我分發

到臺北市服務站辦理第一線工作，面對不同的民眾，

除了自身的情緒管理相當重要外，還需具備應對民眾

情緒的能力，知道他們的需求，並用適當的方式回應

不同問題。

然而，我深深理解到，多會一種語言不僅為工作

加分，也能為工作帶來不同的樂趣。好比有些印尼民

眾來櫃臺申辦案件時，根本沒想到這位看起來就是普

通臺灣人的移民官可能會說印尼文，於是開始用印尼

文抱怨，「等好久喔，這個小姐的動作比較慢，上次

那個小姐比較快啦！」其實，每次辦理的案件狀況不

同，並不能將辦理時間一概而論，而我也就微微一笑

後用印尼文回道：「Sabar Donk (耐心點，快了快了 )。」

只見對方露出些微尷尬的笑容點了點頭。還有一次，

在櫃檯收件過程中，用印尼文與一對來自印尼的夫婦

閒聊幾句，竟然遇上了爸爸當年在印尼的工作夥伴！

只能說，語言的力量能把整個世界聯繫在一起！

在移民署的工作，時常需要從與人的對談中得

到一些線索，並不是一般例行性的案件處理就夠了。

我期勉自己除了在前線磨練與民眾應對的能力外，也

要不斷增進專業知能，並以服務和感恩的心持續在移

民署工作！

來自千島之國的
臺灣移民官

文 / 臺北市服務站科員 朱瑋苓        圖 / 臺北市服務站科員 朱瑋苓、秘書室 丁周平

目前在本署臺北市服務站服務的朱瑋苓科員，在印尼出生長大，歷經排華暴動，直到高中才回臺

就讀，因為誤用中文成語而常被朋友調侃是「假臺灣人」，然而，瑋苓捫心自問：「我到底是不

是真的臺灣人呢？連我自己也沒辦法定義。雖然從血緣上來論，我是臺灣人，但種族也僅僅是身

體的一種表象，在全球化的情勢下，每個人因著不同的成長環境，早已體現諸多跨文化的特質。」

生在異地，長在異鄉 
什麼才是「真臺灣人」？

我因為父親經商的緣故，從小就與號稱千島之

國的印尼結下很深的情緣。從出生以來到求學階段都

在這片土地成長，直到高中才返臺定居。當我回到臺

灣就讀高中時，印象最深刻的幾句問候便是：「你是

印尼人嗎？怎麼妳的皮膚不黑？」「印尼有柏油路

嗎？」「哇，原來印尼也有自動鉛筆呀！」這些問候

看似好氣又好笑，也同時暴露出當時的臺灣人，對東

南亞實實在在有許多的不認識。

回臺就讀高中，對我而言是相當吃力的經驗，

因為我的中文僅停留在小學基礎，無法立即上手高中

課程。小學時，我所就讀的「海外臺北學校」，是一

所提供海外臺灣人學習中文環境的學校，師資教材一

律與臺灣同步，如此一來，造就我一口流利的中文，

聽口音，不會有人相信

我是在印尼長大的。但

有不少熟識我的朋友，

仍常常調侃我用錯成語

的毛病，還嚷嚷著「假

臺灣人」這樣跟我鬧著

玩。但其實，我到底是

不是真的臺灣人呢？連

我自己也沒辦法定義。

雖然從血緣上來論，我

是臺灣人，但種族也僅

僅是身體的一種表象，在全球化的情勢下，每個人因

著不同的成長環境，早已體現諸多跨文化的特質。

國中時期，因為想體驗不同的學習環境，便要

求父母讓我轉學至國際學校就讀，對我而言又是嶄新

的考驗。這所學校有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主要都是用

英文溝通，但由於印尼人學生還是佔多數，所以印尼

文自然地成為我的第二語言，而英文居後。有鑑於同

儕都是印尼人，我也很快速地融入印尼文化，並學習

與來自不同文化國家的人相處。

也是新住民過來人 
多元文化需要寬宏眼界

新住民在臺灣的生活絕對不輕鬆，因為我親身

體驗過。即便在印尼長大，但是文化背景仍與當地有

別，所以在求學期間，必須適應並學習各類的事物，

也要擁有寬宏的心思與眼界與來自各方文化的人相

處。我很感謝國中時期的經驗，讓我在個性的養成上 
瑋苓 ( 右上 ) 小學時與在印尼
的臺灣學生合影，準備表演 
中國舞蹈。

瑋苓（右）念念不忘的印尼家鄉梯田景象。

瑋苓 ( 左 4) 考取移民特考，在中央警察大學接受柔道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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